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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屏文化： 弹幕社群的 “同时性”
与 “想象的共同体”

———以网络动画片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的弹幕文本为例

张玲玲　 朱旭光　 栗青生

摘　 要： 在安德森的 “想象的共同体” 理论视域之下， 亚文化社群藉由刷屏弹幕在网络时空之中建立

了新的 “同时性”。 通过对网络动画片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弹幕的内容构成、 强度与文本互动关系进行

分析， 研究发现， 刷屏弹幕文本呈现了用户对于 “主我” 话语的使用、 对于家国情感与文化想象的表达，

进而集中呈现了互动式集体意义生产机制。 基于 “阐释—想象” 的媒介二重性， 刷屏弹幕凸显了网络社群

的集体权力， 使意义生产发生 “再中心化”， 孤立的个体在 “齐唱” 景观之中联结为 “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构建了弹幕亚文化社群的集体生活与 “同时性” 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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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网络互动媒介， 弹幕已经形成一套独特话语体系。 既有研究关注作为评论的普通弹幕， 最

接近弹幕原初含义的刷屏弹幕 （即大量相同评论） 则研究者较少。 在发布静态文字评论的论坛， 刷屏

因重复无意义的内容而被视为恶意行为， 而在视频中， 弹幕刷屏是青年网络社群表达情感共鸣的方式，
也是一种新型集体意义生产方式。 那么， 作为一种互动媒介， 刷屏弹幕在互联时空中培育社群集体认

同的核心机制是什么？ 本文借用尼迪克特·安德森的 “想象的共同体” 理论， 管窥刷屏弹幕的 “同时

性” 社会时间建构与社群身份认同。

一、 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

（一） 被忽视的刷屏： 弹幕的概念迁延与网络互动文化

弹幕又称覆盖式评论， 视频播放时， 评论自右至左掠过屏幕， 使观众感觉像无数子弹飞过。 弹幕一

词的沿用路径为 “炮兵战术或军事用语→弹幕射击游戏→视频网站”， 最早来自于日本视频网站

ｎｉｃｏｎｉｃｏ 上一则人气较高的视频 《粉雪》 （现已被删除）， 视频上大量相同评论覆盖整个屏幕的景象被

ｎｉｃｏｎｉｃｏ 网友形象地称为 “弹幕”， 因此， ｎｉｃｏｎｉｃｏ 网站被认定为弹幕一词的发源地。［１］ 传入中国后， 弹

幕的语义和用法产生变化， 不论评论数量多少， 只要符合流动性、 覆盖性 （ ｏｖｅｒｌａｉ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的特征，

都统称为弹幕。［２］这种误读使中文弹幕与其原初含义大相径庭， 指代 “大量相同评论” 还需辅以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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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项目 “青年网络短视频社群文化认同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１９ＹＢ０６９）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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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二字， 是为刷屏弹幕。 在哔哩哔哩网站 （ｗｗｗ􀆰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ｃｏｍ， 下文简称 Ｂ 站）， “弹幕礼仪” 鼓励用

户发送 “符合视频气氛的弹幕” “注意气氛， 并看场合说话”， 单一用户恶意在短时间内发送过多相同

弹幕是被禁止的， 而多个用户发送相同的弹幕则是被鼓励的， 被视为 “共同的情感表达， 不属于恶意

刷屏。” ［３］

　 　 既有研究并未将刷屏弹幕与普通的 “覆盖式评论” 做区分， 较为关注弹幕文本的类型化区分， 及

其与视频文本之间的关系。 根据两者之间的关联， 弹幕大致被分为基于视频文本的弹幕、 游离于视频

文本的闲聊式弹幕、 无文字的效果型弹幕。［４］在视频观看过程中， 弹幕评论的密度与视频内容的重要程

度、 趣味程度显著相关。［５］受众对不同类型角色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态度倾向越积极弹幕评论长度越

长。［６］弹幕是对元叙事的颠覆， 它与元叙事是 “并行不同层的世界”， 在作为表层非叙事的弹幕面前，
内层元叙事失去首要地位， 用户挪用元叙事建构随时调用的资料库； 通过内容和评论之间时空关系的

重置， 弹幕颠覆了作者和观者之间的等级权力结构， 用户对在线空间的挪用与时间顺序的重构使得被

隐匿的东西清晰可见。［７］弹幕是日本青年亚文化对中国青年亚文化的一次 “定向衍射”， 它能够超越时

空限制， 构建出一种奇妙的共时性的关系， 形成一种虚拟的部落式观影氛围， 这种气氛经过强化， 可

以演变成一种 “狂欢”。［４］

毋庸置疑， 弹幕刷屏文化的根基是粉丝社群。 它既是用户对视频文本的阐释， 亦在观者眼中作为叠

加于主文本之上的副文本。 既有研究大体将弹幕视为评论文本， 偏重于考察副文本与主文本之间的关

系， 只有少数研究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 由于弹幕无论数量多寡均被视为均质化的存在， 作为一种集

体意义生产方式的刷屏文化未被独立看待。
（二） 从纸媒到网络： “同时性” 与 “想象的共同体” 建构

弹幕是副文本， 也是用户个体嵌入集群并获得在场感的媒介， 其社会性维度被观者之间多重关系

所建构。 在 “积极受众论” 视野中， 用户权力被视为天然平等， 但刷屏文化却昭示着均质化权力分配

并不存在， 基于想象关系的集体权力才是意义生产的主导， “想象的共同体” 成为主要的理论维度。 谨

慎反思弹幕是否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则需回溯至其概念本身。 “共同体” 由德国学者滕尼斯提

出， 他认为人与人通过相互结合所形成的 “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 就是共同体。［８］ 随着概念的迁延， 共

同体已成为外延更为宽泛的概念， 在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渐呈衰落态势时， 互联网为小共同体与多元

共同体的创建提供了新渠道。 胡百精认为， 共同体的演进大抵呈现出从家元共同体提供认同和 “自然

秩序”， 到族群共同体许诺共识和 “创制秩序”， 再到互联网以其技术逻辑、 核心价值和多元语境重构

功能确立承认原则和构建多样共生的生态秩序。［９］

互联网为小共同体的衍生提供了土壤， 而其长期建构机制则是通过网络社群的 “同时性” 社会时

间来实现的。 想象的联结 （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有两个来源： 同时性与人们对其他人的想象。［１０］ 厘清

“同时性” 的媒介建构机制是讨论 “想象的共同体” 的基本前提。 在时空社会学领域， “同时性” 最早

与国家统治的空间扩张捆在一起， 后来又与市场经济扩张联系在一起， 最后与技术扩散相结合。 在世

界范围内， “同时性” 成为一种假想的时间感， 根据这种时间感， 个体能够同时处于任何地方， 并参与

别处发生的任何事情。［１１］在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理论中， “同时性” 与仪式联系在一起， “单日的

畅销书” 报纸将互不相关新闻通过日期联系在一起， 其极易过时的特征创造了一种同时消费的想象与

共同身份的群众仪式， “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 理发厅， 或

者邻居处被消费时， 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 清晰可见。 ……印刷资本

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 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

联起来。” ［１２］（３２－３３）安德森的论述观照了 “同时性” 的个体性基础， “同时性” 建立在个体的知觉模式与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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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社会情境之中， 表现了人们对于社会时间的想象， 以及个体藉此理解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方式， 为

我们理解弹幕媒介的观众想象提供了线索。 吕鹏、 徐凡贾注意到弹幕媒介的社会性基础， 提出 “想象

的确定性” 是弹幕视频与电视节目的不同之处， 电视的 “流散仪式” 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受众的想象，
而想象因不可观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只有同时在场观看节目的家人才能弥补， 弹幕替代同时在场的家

人弥补了想象的不确定性。［１３］在互联网时空中， 身处不同时空的个体通过网络界面的 “同时性” 建立

想象的联系， 在观看过程中， 弹幕跟随线性的视频叙事自右至左飞逝而过， 人们感受 “同时性” 的时

间单位从报纸的 “单日作废” 缩短为 “转瞬即逝”， 观众想象着 “此时此刻” 自己与他人共同在场，
观看着同样的故事。 这种集体想象建构了与报纸、 电视等大众媒介完全不同的 “同时性” 社会经验。

基于网络视频播放界面与互动弹幕的集体想象， 观众重新建构了社会时间与心灵空间。 针对视听

文本， 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提出三种时间： “首先是放映时间 （影片延续时间）， 其次是剧情展示的时间

（影片故事叙述的时间） 和观看时间 （观众本能的产生印象的延续时间）。” ［１４］ 网络视频是线性视听文

本， 故事被放置于有限的放映时间之中， 在终有尽头的故事播放轴上， 刷屏弹幕帮助观众集体对抗有

限的放映时间， 延长心理维度的观看时间， 进而实现对于 “同时性” 社会时间的重构， 实现 “我们在

一起” 的感觉。
（三） 集体意义生产： 动画片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的家国叙事与弹幕社群

Ｂ 站国产动画片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下文简称 《那兔》 ） 是一部通过虚构故事演绎中国近代史

的系列动画片， 《那兔》 将国家化为卡通角色演绎近代历史， 讲述 “兔子” （中国） 对抗 “鹰酱” （美
国）， 最终带领种花家 （谐音 “中华” ） 崛起的故事。 《那兔》 的故事涉及军事、 历史、 政治方面的背

景知识， 以及漫画版 《那兔》 迷群早以耳熟能详的桥段， 这对大部分观众构筑了一道具有封闭性的

“次元壁”。 不过， 《那兔》 弹幕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 它通过对于元叙事的阐释与补充， 邀请观众

进入语境并成为观看群体的一部分。 林品认为， 《那兔》 实现了 ＡＣＧ 文化与民族主义的接合， “通过这

种双重的拟人化手法， 作为个人主体的 ‘我’ 与作为国家主体的 ‘我兔’， 经由直观的视觉形象建立了

直接的身份同一性”。［１５］在 《那兔》 的刷屏弹幕中， 这种 “身份同一性” 是通过弹幕与叙事的叠加共同

实现的， 如刷屏弹幕 “每一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 来自于主角兔子的一句台词， 观众通过刷屏的视

觉呈现唤醒民族情感， 确认个人身份与国家想象之间的联系。 就 《那兔》 的个案而言， 刷屏弹幕景观

建立在对屏幕完整性的破坏之上， 但其所建构的集体意义生产秩序却并不会打破主文本的叙事流畅性，
反而起到了点燃观众情绪的作用。 《那兔》 的刷屏弹幕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话语样本， 通过观察这套

流动的衍生文本， 可窥见弹幕社群内部所存在的多种价值维度， 及其试图超越粉丝圈层的集体意义生

产机制。
刷屏弹幕集中体现了想象的社群性。 通过对 《那兔》 刷屏弹幕的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

题： 作为一种评论文本， 刷屏弹幕所蕴含的价值维度如何重构想象的社会关系？ 基于新的 “同时性”，
刷屏弹幕所构筑的 “想象的共同体” 呈现哪些关键的文化特征？

二、 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 样本与抽样方法

本文通过网页浏览器获取源代码， 从中提取 《那兔》 ５３ 集动画片 （含 《番外篇》 ） 所有弹幕文

本， 所形成的文本库共包含 ７３５００ 条弹幕文本。 本文的抽样方法为立意抽样， 所抽取的样本为短时间内

同时出现的、 较为密集的相同弹幕， 取样标准为单次刷屏 ２０ 条及以上的弹幕。 Ｂ 站单个视频的弹幕总

数量有上限， 长度 １０ 分钟以内弹幕上限为 １０００ 个， １５ 分钟以内的上限为 ３０００ 个， 《那兔》 单集视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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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在 １０—１５ 分钟， 所以其单集弹幕总量在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个之间。 在视觉上， ２０ 个相同弹幕同时出现

足以组成一次明显的刷屏效果， 为同时保证单集样本数量与本研究的总样本量， 所以将取样标准定为

２０ 个， 最终从文本库中获得 １０２ 组刷屏弹幕样本。
（二） 类目建构与分析维度

１􀆰 内容构成。 内容构成即弹幕文本的内容表达。 《那兔》 的刷屏弹幕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主题特征，
这是判定内容构成的主要依据。 在同一次刷屏中， 弹幕的文本具有相同的主题、 相同的关键词， 由此

关键词的一致性是判定刷屏弹幕是否属于同一次刷屏的主要依据。 例如， 弹幕 “如果奇迹有颜色 那一

定是中国红” 在第 １ 季第 ８ 集中出现一次刷屏， 共 １２１ 个相同弹幕， 这 １２１ 个文本组成一个刷屏弹幕样

本， “中国红” 作为该样本的关键词， 被编码到 “家国” 类主题。 样本的内容构成归属于哪个主题， 由

编码员结合弹幕的文本关键词、 话语主体及其所处的语境综合判定。
２􀆰 刷屏强度。 刷屏强度指的是， 在同一次刷屏中， 相同弹幕文本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现的个数， 个

数越多代表刷屏的强度越高。 刷屏强度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一级 （５０ 以下）、 二级 （５１—１００）、 三级

（１０１—１５０）、 四级 （１５１—２００）、 五级 （２０１ 以上）。
３􀆰 互动关系。 当刷屏弹幕在屏幕上爆发的时候， 刷屏弹幕的文本往往与动画中的某些元素存在某

种互动式的联系， 弹幕文本常常回应某个角色的台词或旁白、 呼应某个故事情节。 判定互动关系的主

要依据为时间上主副文本意义的关联性， 如果样本与动画的某句台词， 或者情节或符号处于视频播放

轴的相同位置且与之有明显的意义关联， 即可初步判定两者是互动的关系。

三、 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 刷屏弹幕主要由 “个人” “家国” “文化” 三个主题构成

《那兔》 的刷屏弹幕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主题性特征 （详见表 １）， 分列为 “个人” （３３ 次刷屏）、
“家国” （３４ 次刷屏） 与 “文化” （３５ 次刷屏） 三个主题。 在以 “个人” 为主题的二级类目中， 最常见

的主题是 “个人—仪式” （１７ 次刷屏）。
表 １　 《那兔》 刷屏弹幕文本的主题特征

一级 二级 具体含义与关键词

个人

身份 自我指涉， 表明个人的身份信息， 如 “我是某某省的”

自省 自我反省， 表达个人情感反应、 思想触动， 如 “泪目”

仪式 建构仪式， 表达对故事或人物的敬意， 如 “致敬” 或 “接旗”

家国

情感 表达情感， 抒发对家园的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 “欢迎回家”

信念 共同信念， 强调共同愿景与理念， 如 “每一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

归属 爱国情怀， 认同国家民族的身份归属、 文化符号， 如 “种花家万岁”

文化

解谜 增补信息， 提供与故事相关信息帮助他人理解剧情， 如 “喀秋莎”

解构 解构故事， 嘲讽、 吐槽故事情节或人物， 如 “麻蛇 （作者） 羹”

认同 确认符号， 表达对文化符号的认同， 如 “汉服”

　 　 从主题来看， “个人” 主题的刷屏呈现以 “主我” 为中心的主体性话语特征， 通过表露个人特征、
表示自我反省与表达敬意彰显个体存在感， 如 “俺们是山东的” “ （我） 想哭” “ （我） 致敬”。 “家国”
主题则指向家国同构的价值认同， 表达以 “种花” 为核心的共同情感与爱国主义情怀， 如 “此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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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华夏 来世还愿种花家” “公辞六十载 今夕请当归” “背后即是祖国 我们无路可退”。 相较而言， “文
化” 主题的话语主体性并不鲜明， 由弹幕对主文本的解谜、 解构与认同综合而成， 体现了弹幕对叙事

主文本中符号的积极阐释， 如 “喀秋莎” （苏联歌曲）、 “汉服” （中华传统服饰）、 “男神” （周恩来）、
“麻蛇羹” （催更梗）， 这种阐释既包含认同， 也包含戏谑、 抵抗等意涵。 主题分析发现， 与普通弹幕不

同， 评论功能在刷屏弹幕中并不明显， 刷屏弹幕大部分主题由 “主我” 为中心的主体性话语所构成，
发挥了弹幕社群仪式建构、 情感表达、 自我认同等多种功能。

（二） 强度较高的刷屏弹幕表现为 “仪式表演” 与 “爱国情感”
从刷屏强度来看， 强度较高的三级以上 （１０１＋） 刷屏弹幕样本共有 ５４ 个， “家国” 主题最多 （个

人 ２２ 个， 家国 ２４ 个， 符号 ８ 个）。 在二级类目中， “个人—仪式” 与 “家国—归属” 强度较高， “文

化” 主题虽然总量较多， 但整体强度并不高。 强度较高的刷屏弹幕具有两个特征： 首先是仪式表演特

征， 一次 “个人—仪式” 刷屏往往由上百个 “致敬” （或者是 “谢谢” “接旗” ） 组成， 强度在四级

（１５１＋） 以上的达 １０ 次之多， 也就是说， 在 ５３ 集动画片中， 平均每 ３ 集就有一次 “个人—仪式” 刷

屏， 成为 《那兔》 独有的蔚为壮观的景象； 其次是爱国情感表达， 弹幕使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爱国

情感或家园情怀， 亦或是对国家未来的信念感， 如 “如果奇迹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盛世已到 你

快回来” “每一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 从强度来看， 刷屏弹幕主要通过 “仪式表演” 与 “爱国情

感” 表达集体认同， 在中国传统价值结构 “身—家—国—天下” 中， 刷屏弹幕兼有个体的反身性认同

与 “家国” 认同， 蕴含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三） 台词与情节是刷屏弹幕的主要互动对象

在关系维度， ９２％的刷屏弹幕与视频主文本呈现明显关联， 主要的互动对象是台词与情节。 台词相

关有 ４７ 处， 情节相关有 ３２ 处。 台词是刷屏弹幕主要的互动对象， 这类台词包含明确的话语主体性指

向， 蕴含强烈的情感色彩， 弹幕重复呼应主角的台词或调侃反派角色， 就像观众在跟剧中角色进行对

话。 例如， 与主角兔子台词 “背后即是祖国， 我们无路可退！ 同志们， 冲啊！” 所对应的弹幕为 “背后

即是祖国 我们无路可退”， 与主角兔子台词 “走了！ 盛世见！” 所对应的弹幕为 “盛世已到 你快回

来”。 情节也是刷屏弹幕互动的主要对象， 引发刷屏的情节不一定都是剧集的关键情节， 但一定涉及众

所周知的历史政治事件， 呈现感人至深的情境或细节， 由此引发刷屏弹幕的共鸣。 例如， 在 “一国两

制 统一种花” 的灯被点亮时， 刷屏弹幕为 “湾湾回家”； 当原子弹成功试爆时， 刷屏弹幕为 “为中华

之崛起献上礼炮”。 与此类似， 刷屏弹幕所互动的对象通常是广为人知的标志性符号， 这类符号虽总量

不多且很少单独出现， 但仍然能够被青年观众社群迅速识别并引发共鸣。 例如， 针对油画 《井冈山会

师》 的刷屏弹幕为 “★”， 周恩来总理在片尾背景图片中出现时的刷屏弹幕为 “男神”。 与论坛中静态

刷屏不同， 动态的视频刷屏弹幕呈现出围绕元文本的互动式意义生产。 在线性叙事所构造的故事场景

中， 刷屏弹幕与观众情感爆发呈现强烈的联接感， 这种联接并非直接来自叙事本身， 而是源自故事所

处的共享文化系统与弹幕社群的共同情感结构。

四、 结论与延展

《那兔》 的刷屏弹幕提供了亚文化社群技巧性挪用元叙事所构成的文本横切面， 在语义关系场的微

观结构中， 想象发生在个体对 “同时性” 时间的经验感知层面， 并通过意义的再生产促进社群的情感

皈依与集体认同。 弹幕社群的共同体建构机制呈现出 “阐释—想象” 的矛盾二重性： 线性叙事的破坏

与想象空间的重构、 个体化阐释的淹没与集体表达的凸显、 转瞬即逝的 “同时性” 与跨时空社群的建

构， 这种遮蔽与标出同在的悖论成为理解刷屏弹幕媒介文化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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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我”： 弹幕社群的话语使用与主体重构

个体的自我指涉与反省是刷屏弹幕的价值维度之一， 呈现了弹幕社群基于 “主我” 话语的主体性

重构与自我认同。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 在标志自我身份认同的话语中， “主我” 是一个语言转换器，
它从术语的网络中获取其意义， 而借助此网络， 主语的话语系统亦得以形成， 在不断变化的场景以及

每个已知文化的独特情景中运用 “主我” 的能力是人格反身性概念的最基本特征。［１６］ 弹幕视频建构了

叙事与非叙事交叠、 意义生产主体多元化、 符号深度混杂的混合文化情境， 观看主体藉由刷屏弹幕表

达 “主我” 的反思， 以及基于 “主我” 之合集的情感与想象。 不同于零星弹幕的补充性或反抗性， 刷

屏常常通过强势覆盖的形式对主文本进行回应， 非线性叙事的文本从线性叙事的故事中跳脱出来构成

新的主体。 如果说普通弹幕类似于电视观众在客厅私密空间中的 “闲谈”， 刷屏则更靠近公共空间中的

集体表演 （诸如 “打 ｃａｌｌ” ）， 个体通过参演成为现场的一部分。 《那兔》 的刷屏弹幕则更进一步， 它

试图超越纯娱乐范畴走向集体记忆层面， 类似于青年群体在纪念碑前或广场上缅怀先烈或齐唱国歌的

行为， 呈现一种不可侵犯的庄严感。
网络社会中的意义是围绕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 而这种原初认

同就是构造了他者的认同。［１７］弹幕为匿名个体的联结提供了可见的文本， 成为抒发共同情感、 书写集体

记忆和在共享文化框架之下进行表演的媒介， 为互联网空间中失落的自我主体性提供了重建的可能。
刷屏弹幕的 “主我” 话语运用体现了青年社群在互联网世界重建集体生活的努力， 尽管随着时间的流

变， 新的文本被生产出来， 旧的文本被覆盖乃至消失， 但这种基于联结与互动的主体重建机制却未曾

发生改变， 成为常规的存在。
（二） 共振： 弹幕社群的意义生产 “再中心化”
弹幕是观众对元叙事进行积极阐释的成果。 隆·莱博提出， 观众常常 “漫游在不同的社会行动环

境和文本之间”， “把注意力集中在叙事传统的这个或那个方面， 阐释它们， 使之有意义”， 这种思维自

觉性也表达了一种社会性和自我的作用， 即 “人们行动、 做出判断的能力”。［１８］ 在刷屏弹幕文本中， 虚

构场景与现实图景交织， 宏观叙事与日常经验驳接， 故事的合理性通过观众的个体经验与主文本勾连

而得以确认， 最终形成家国情感的共鸣与集体记忆的内化。 刷屏弹幕爆发的位置往往是宏观叙事与个

人经验交叠的瞬间， 在播放轴上， 虚构与现实、 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相互映照， 内置于观众个体的情

感被唤醒， 符号系统的逻辑被扩展到现实世界。
在刷屏的过程中， 意义生产的权力显然已经发生迁移， 零星文本被淹没， 作为社群集体权力的刷屏

被彰显， 这种通过 “共同在场” 的集体想象超越粉丝社群经验， 直接与主文本中的集体记忆与社会共

享文化系统建立联结， 试图形成更为广阔的互文关系。 在粉丝的世界里， 意义生产并不是单独的、 私

人的过程， 而是社会的、 公开的过程。［１９］（７１）刷屏弹幕试图超越元叙事， 指向更为广泛的、 以教育和传媒

为代表的社会想象体制， 这归功于 《那兔》 对社会共享文化系统资源的广泛征用， 多处故事情节直接

采自主流媒体与教育领域， 包括电视新闻、 革命历史题材油画以及语文基础教材 （如电视新闻 《祖国

的拥抱： 志愿军遗骸归国纪实》， 油画 《南昌起义》 《井冈山会师》 《走过岷山》， 语文课文 《一个苹

果》 《永不磨灭的番号》 《谁是最可爱的人》 《丰碑》 ） 等等， 这种征用有利于巩固其叙事合理性， 帮

助观众在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建立联系， 使具有共同情感结构的个体冲破地理空间的阻隔， 在互

联网世界重逢并凝结为 “想象的共同体”。
但从另一方面讲， 刷屏这种社群集体意义生产方式是非常霸道的， 它企图藉由 Ｂ 站 “弹幕礼仪”

建立正当性， 同时也被其他社群贴上 “小粉红” 的标签。 在此， 弹幕媒介成为网络群体争夺话语权力

的空间， 刷屏的 “再中心化” 是对社群多元文化的遮蔽， 有时会成为一种封闭的圈层 “自嗨”， 反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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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意义的延展。
（三） “齐唱”： 弹幕社群的 “同时性” 文化实践与身份建构行动

刷屏是古老的 “齐唱” 文化的新变种， 是弹幕社群建构集体身份的行为方式。 正如安德森所言，

“有一种同时代的、 完全凭借语言， 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 让

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 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 曲调多么平庸， 在唱国歌的行动中暗含

了一种同时性经验。 恰好就在此时， 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 就是这个

意象———齐唱 （ｕｎｉｓｏｎａｎｃｅ）。” ［１２］（１７１）基于 “同时性” 时间经验， 刷屏文化的 “齐唱” 景观建立在观众

的情感高度唤醒状态， 唤醒了个体对于贴近自我的、 具有共享文化经验的其他个体的想象。 作为一种

可见的想象， 文本碎片被编织起来形成一个沙丁鱼般的主体， 围绕主文本不停地穿梭游弋， 这种激情

而默契的集体行为， 充分彰显了弹幕社群的 “身份政治” 行动。

“齐唱” 对于集体身份的建构作用在早期粉丝社群研究中也有表述。 电视剧 《星际迷航》 的粉丝在

聚会中集体 “齐唱” 自己创作的同人歌曲， 表达粉丝的集体身份、 共同经历与共同情感。 “如果你 ‘懂

了’ 那笑话、 梗或者致敬， 和所有其他粉丝听众们一起欢笑， 那么就加强了归属感， ‘家族’ 感和共有

的文化感。” ［１９］（２４９）在世界互联网空间， “齐唱” 建构了多元化的 “同时性” 经验。 例如，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之间， 美国音乐人埃里克·惠特克 （Ｅｒｉｃ Ｗｈｉｔａｃｒｅ） 将自己创作的旋律与指挥视频发布到 ＹｏｕＴｕｂｅ 网

站并招募演唱者， 之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网友的演唱视频， 当这些视频被剪辑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

“虚拟唱诗班” 社群， 在奇妙的神圣感与诗意中， 演唱者感受到跨越地理空间与地方文化的联接， 孤独

的个体成为 “齐唱” 社群的一份子。 互联网场域的 “齐唱” 展演跨越现实中的阶层与身份差异， 建构

新的集体身份。 这种身份建构机制与现实中官方或非官方组织的 “齐唱” 展演是一致的， “将我们全体

连接起来的， 唯有想象的声音。” ［１２］（１７２）

五、 结 　 　 语

在技术逻辑对社会文化生产的高度僭越之下， 互联网流动时空推动意义再生产与社会关系发生变

迁， 不同时的 “同时性” 将成为常态。 徐红曼指出， 在社会学视域， 时间是一种基本经验事实的体验，

被诠释为社会认同与情感皈依的生成。 不同群体在异质性的世界里借由社会时间， 通过同一际遇空间、

相同类别的群体共识性的强化过程， 改造旧的认同规则， 培育新的集体认同。［２０］刷屏弹幕是网络社群在

物理空间、 心灵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层层套叠与分离之中的集体投射， 社会时间的建构来自于社群的

“同时性” 想象， 这种 “同时性” 不仅归功于平台对网络社群的规训， 更倚赖于现实中共同情感结构个

体之间的主动联接， 经由个体的反身性思考， 卡斯特的 “无时间的时间” 被重构为青年网络社群的集

体时间。

囿于网络社群亚文化的局限性， 弹幕社群亟需寻求与广阔社会现实的对话， 以拓展其话语多元化

路径， 否则， 只能沦为亚文化社群的自我陶醉， 最终被波兹曼所说的 “技术垄断所导致的符号流失与

叙事失落” 消解于无形。［２１］ 《那兔》 题材的特殊性使本文研究结论较为局限， 但其所揭示的心灵空间

想象在微观时空结构中的生发机理， 提示着时间重构将成为理解亚文化社群集体意义生产与共同体建

构的关键维度。

参考文献：
［１］ 百度百科 􀆰 弹幕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ａｉｋｅ􀆰 ｃｏｍ ／ ｗｉｋｉ ／ ％Ｅ５％ＢＣ％Ｂ９％Ｅ５％Ｂ９％９５， ２０１９－０８－０８􀆰

［２］ 丁依宁 􀆰 受众的表演与想象弹幕使用族群研究 ［ Ｊ］ 􀆰 新闻春秋， ２０１５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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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哔哩哔哩 􀆰 弹幕礼仪相关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ｃｏｍ ／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 ｈｅｌｐ􀆰 ｈｔｍｌ＃弹幕礼仪相关， ２０１９－０９－３０􀆰

［４］ 陈一， 曹圣琪， 王彤 􀆰 透视弹幕网站与弹幕族： 一个青年亚文化的视角 ［ Ｊ］ 􀆰 青年探索， ２０１３ （６） 􀆰

［５］ Ｓａｉｔｏ Ｙ􀆰 ， Ｉｓｏｇａｉ Ｙ􀆰 ， Ｍｕｒａｙａｍａ Ｙ􀆰 （２０１０） 􀆰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Ｖｉｄｅ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 （３）： ８８－９３􀆰

［６］ 马志浩 􀆰 日本动画的弹幕评论分析： 一种准社会交往的视角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４ （８） 􀆰

［ ７ ］ Ｘｕ， Ｙ􀆰 （ ２０１６ ） 􀆰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Ｉ： ２０５７０４７３１６６７７８３９􀆰

［８］ ［德］ 费迪南·滕尼斯 􀆰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Ｍ］ 􀆰 林荣远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 ５２􀆰

［９］ 胡百精 􀆰 互联网与共同体的进化 ［ Ｊ］ 􀆰 新闻大学， ２０１６ （１） 􀆰

［１０］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Ｎ􀆰 ＆ Ｌｏｎｇｈｕｒｓｔ Ｂ􀆰 （１９９８） 􀆰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１］ ［奥地利］ 赫尔嘉·诺沃特尼 􀆰 时间： 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Ｍ］ 􀆰 金梦兰， 张网成译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４－１７􀆰

［１２］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 想象的共同体 ［Ｍ］ 􀆰 吴叡人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３２－３３􀆰

［１３］ 吕鹏， 徐凡贾 􀆰 作为杂货店的弹幕池弹幕视频的弹幕研究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６ （１０） 􀆰

［１４］ ［法］ 马塞尔·马尔丹 􀆰 电影语言 ［Ｍ］ 􀆰 何振淦译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１８７－１８８􀆰

［１５］ 林品 􀆰 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 “双向破壁”： “二次元民族主义” 的兴起 ［ Ｊ］ 􀆰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６ （２） 􀆰

［１６］ ［英］ 安东尼·吉登斯 􀆰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性中的自我与社会 ［Ｍ］ 􀆰 夏璐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４９􀆰

［１７］ ［美］ 曼纽尔·卡斯特 􀆰 认同的力量 ［Ｍ］ 􀆰 曹荣湘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５－６􀆰

［１８］ ［美］ 隆·莱博 􀆰 思考电视 ［Ｍ］ 􀆰 葛忠明译 􀆰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８８－１６１􀆰

［１９］ ［美］ 亨利·詹金斯 􀆰 文本盗猎者： 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Ｍ］ 􀆰 郑熙青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７１， ２４９􀆰

［２０］ 徐红曼 􀆰 社会时间： 一种社会学的视角 ［ Ｊ］ 􀆰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１） 􀆰

［２１］ ［美］ 尼尔·波兹曼 􀆰 技术垄断： 文化向技术投降 ［Ｍ］ 􀆰 何道宽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９９－１０３􀆰

［责任编辑： 华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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